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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庸》“人”学思想探究

李鸿飞

西藏民族大学，陕西 咸阳 712000

摘要：儒家是从“天”与“性”的关系出发来确立“人”的存在的，这种主体意识的不断崛起，

也是人区别于动物之所在。孔子以人生而就有的血缘关系为纽带，以“孝”、“悌”为出发点，在

人最基础的家庭伦常关系中来确立“人”的存在，进而在社会层面和天地层面确立了“人”的存

在。《中庸》所立之道也是从三个维度来确立、引导人的发展的。人不再是外在力量的附庸，而

是自觉能动的体现，不仅是从自然关系中相独立，更重要是回归社会层面找的人之为人的定位之

所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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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引言

《中庸》开篇首句以“天命之谓性”这一

理论主张抛出了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，即人之

所谓为人的依据就是在“天”与“性”的关系

中所确立的。孔子是从天人关系中去确立人的

从属的，从时间纵向来看这一方法不是孔子所

创，在先秦各家思想及著作中各有不同表达，

天人关系的描述最早可以追溯至商、周时期，

如《尚书·商书》：“不虞天性”，“降衷于

下民，若有恒性”
[1]
又如《左传·襄公十四年》：

“天之爱民甚矣，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，以从

其淫，而弃天地之性。”“天生民而立之君，

使司牧之，勿使失性。”
[2]
从时间横向来看各

大文明体系都是从天人关系出发来确立人的

主体性的，如苏格拉底将人的目光从天上拉回

到人世间即人自己身上以此来区别人和万物

的存在，又如佛教以“三法印”即“诸行无常，

诸法无我，涅槃寂静。”来定义人即一切法的

存在。虽然各家、各文明间对天人关系的描述

不同，但都表现为一种人的能动的精神自觉。

要想理解《中庸》是如何在天人关系中确立“人”

于“天”的关系，需要从“天命”、“性”为出

发点。

2 中庸“天”、“命”与“性”的内

涵

那什么是“性”？“命”又是什么？“天”

又为何呢？在对“天”的认识上，冯友兰在《中

国哲学史》一书中将先秦儒家所言之“天”划

分为五重，即“自然之天、主宰之天、命运之

天、义理之天和物质之天。”孔子之前大多讲

“命运之天或主宰之天”，而孔子着重讲“自

然之天和义理之天。”虽然孔子也讲“天命”：

“吾十有五，而至于学；三十而立；四十而不

惑；五十而

知天命；……”
[3]
，但孔子在此处所说的

“知天命”并非是天作主宰而规定世间万事万

物的“天”的命令，而是孔子在经过多年游学

后而认识到的在自然万物和人伦社会生活中

的道理，如孔子言：“务民之义，敬鬼神而远

之，可谓知矣。”
[4]
“未能事人，焉能事鬼？

未知生，敢问死？”
[5]
等。孔子是积极提倡实

学之用的，因此孔子在此处言“天”主要是“义

理之天”和“自然之天”，用以治理社会生活

而非以“命运之天”、“主宰之天”而控制社会

生活。孔子追求的是大家各在其位、各尽其能

而非外在约束和控制。如孟子言：“尽心知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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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知天”。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，并且是“发

乎于心，止乎于礼。”的，是人真实感情的流

露，并且符合礼仪道德秩序的。是人的主体性

道德的建立而非超脱于有形世界和有情世界

的“命运”、“主宰”来压制的结果。

3 孔子以伦常关系确立“人”的地位

在《中庸》中，孔子主要是确立人的存在，

人的存在可以从两方面来做分析，一方面人是

作为沟通天地的存在，天为母，地为父亲，人

为子；另一方面是人作为人伦关系中的存在，

父子、君臣等，以这两种关系中的地位即身为

来挺立人自己的主体的。孔子着重讲的是人伦

关系中的,是以“性”来规范人伦社会生活的，

如子程子曰：“其书始言一理，中散为万事，

末复合为一理，‘放之则弥六合，卷之则退藏

于密’，其味无穷，皆实学也。”
[6]
依程子言中

庸之道是适用于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的，一

切生活准则都可以依据中庸之道来施行，所以

才说《中庸》是实学，是要学以致用的，而非

单纯的启迪智慧、追溯本源等的非实之学，是

要下设到人间而非超脱于外的。所以朱子才说；

“善读者玩索而有得焉，则终身用之，有不能

尽者矣。”鼓励人们去善加学习中庸之理，其

一生定可以获益无穷。子思之开篇以“天命之

谓性”来定义天人关系，其目的就是为中庸之

道确立理论基础，继而才说“率性之谓道”。

4 孔子“人性”学说发展的由来

对孔子人性学说的讨论是多种多样的，导

致这一问题的出现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：一方

面，孔子在其前半生主要是以传道授业为主，

所传之道主要是“仁”与“礼”之道，对“人

性”、“天性”等方面没有进行过多的阐述，所

以孔子才说“五十而知天命”，由此可见孔子

应在五十岁以后才开始逐步去认识“天命”，

而对“天命”有了系统确切的认识应该在“六

十而耳顺”之后，这时的孔子才从社会礼仪道

德秩序追溯向本源“天命”。基于此，孔子才

从社会存在而上通“天命”，进而发出“不知

命无以为君子”
[7]
的感叹。这是孔子游学半生

而实践得出的认识，是真实体悟得来的，这也

是与孔子一向的主张相契合的；另一方面，孔

子致力于做一个文化的传承者和整理者，不侧

重于做著书方面的功夫，如孔子曰：“述而不

作，信而好古，窃比于我老彭。”
[8]
这不仅是

孔子对先贤的认可，同样是治学严谨的态度表

达。因此，孔子学说大多都是以口述方式传承

的，后人及其弟子在对孔子语言思想做归类总

结时候不免会带入自己主观思想色彩。那么在

对“天命”这一方面的思想就很难说到底是孔

子本人的思想，还是后人参杂的自己的思想。

因此不仅是后人对孔子“天命”、“天性”的思

想研究各执一词，孔子弟子门人也也纷争不断，

难成一言。所以对“人性”的学说是由孔子形

成系统学术是有待考证的，但是从孔子弟子对

其思想的整理和孔子本人对五经的编纂来看

儒家“人性”学术中孔子“人性”学说是极为

重要的组成部分和基石，对儒学“人性”的探

究，孔子是不可绕开一环。

5 从实践出发，知行合一

因此，孔子谈“性”，着重是从实践角度

而出发的，讲究的是一以贯之，能始终践行中

庸之道的则为君子。孔子多次告诫门人弟子要

多闻多做，提倡“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，恐惟

乎其所不闻。莫见乎隐，莫显乎微，故君子慎

其独也。”
[9]
修养功夫在于事事物物之中，不

是单纯做给人看的，而是要有一种自觉和警醒，

在人们看不到的地方和自身独处时也要时时

铭记在心并言行举止符合道德原则和行为准

则。强调了做君子不是做给人看的，而是自我

的约束和不断地自发的自我品德锤炼和修养。

在与人交往中大多人都能做到或者会有意识

的去做，但要做君子必须在细微处和不易觉察

出做功夫，努力达到内外一致的境界。这不仅

是个人道德修养和品德培养，更是社会层面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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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德建设的重点，通过自我培养和自我成

就从而带动身边人和整个社会的共同发展。所

以君子是否一方面是有君子其德性，另一方面

又能时时处于“中”。小人之所以为小人，是

在平时看似可以做到中，但在细微处和阴暗独

处时无法保持其德行一致。所以能做到中庸之

道的人少之又少，不仅能做到的人少，就是知

道中庸之理的人也是少有的。所以子曰：“道

之不行，我知之矣，知者过之，愚者不及也；

道之不明也，我知之矣，贤者过之，不肖者不

及也。”
[10]

中庸之道不能真正实行的原因并不

是中庸之道本身不合时宜或者难以认识，中庸

之道难以施行是因为人的认识所导致的：一方

面，自认为聪明的人对中庸之道认识太过，认

为中庸之道本身不行，而非人自身的原因；另

一方面，也确实存在愚笨的人，这部分人很难

真正的理解中庸之道。中庸之道不能弘扬的原

因，就总结为过与不及。而真正有智慧的人是

如苏格拉底一样“自知其无知”的人。正是因

为孔子认识到了这一点，所以孔子传道多以问

答和启发引导的方式来进行的，在这点上也和

苏格拉底的“助产术”有异曲同工之妙。虽然

两位同时代的伟大思想家身处不同国度，也并

未见过面，更未有过交流，但思想和行为却是

出奇的一致，所以子曰：“天下国家可均也,

爵禄可辞也,白刃可蹈也,中庸不可能也。”
[11]

中庸不是做不到，也不是多难，而是大家看似

都能做到，反而会不在意它，越是会反复，所

以行中庸是大勇之事，需要时时刻刻不断精进。

6 结语

作为对后世儒家影响最大的“人性”学

说之一——孔子中庸之学是以血缘为纽带，

从人最基本的家庭关系为出发，着重以“孝”

为道来确立自己的人性论主张的。人的主体

意识是生来而存在的，首先用这一天赋去认

识自我和认识世界就会发现不可分割的血缘

纽带和天人关系，前者是自身存在的根源，

后者是自身得以延续的基础。进而在改造自

我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必须从这两点作为基

本出发点。《中庸》正是以家庭内部的“孝”、

“悌”立足，进而在社会层面推行“忠”与

“信”，也正是儒家所提倡的“在内曰仁，在

外曰义”的根本体现。天人关系也就不是道

德绑架的结果和外部鬼神等神秘以及力量的

束缚，而是纯粹自然的“天”。这样一来，不

仅打破了传统贵族利用天人关系进行权力集

中与垄断，更重要的一方面是确立所有人的

人格挺立，从而使“天人关系”具有了普遍

化的意义，体现了对生命的尊重。理想化的

“天人关系”也就是人的自觉、主动的结果，

并非是外部约束的产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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